
茫茫人海遇見佛 

 時常有人問我：為什麼選擇做佛教徒？然而，我的人生更像是被「訂做」而

來──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是佛教徒。而我對佛教的啟蒙，除了娘胎的緣

分，更應該源於我的雙親─他們從人海走入佛教的因緣。 

行佛為業的父親 

約莫二十三年前，台中有一位年輕小夥子，每天都好認真工作。一個月出差

二十五天，每天早上十點出門拜訪客戶，回到家早已超過午夜十二點。工作繁

忙、披星戴月，心情自然不會太好，與妻子的摩擦便成了家常便飯，彼此互看不

順眼。 

更令他沮喪的是，儘管認真、勤奮的努力工作，事業始終沒有進展，像是一

塊千斤重的大石，擋住了眼前的出路。每一天都滿腹憂愁，可想而知，夫妻之間

也更加處不來了。日子過到後來，每一天都是煎熬，阿吉仔的歌聲日日在年輕人

的心裡響起：「我比別人卡認真，我比別人卡打拚，為什麼、為什麼，我比別人

卡歹命？」 

身心俱疲的時候，差點以為這是此生的宿命，沒想到，因緣帶來了解脫的道

路。有一天，篤信佛教的客戶給了年輕人一套佛法錄音帶，「開車時聽聽看

吧！」此後錄音帶伴隨著他馳騁南北，走過每天幾百公里的路途，成為他第一位

「佛學老師」，也悄悄地改變了他的人生。初聞佛法，年輕人開始明白世間萬事

都有因果，他開始不再把工作上的脾氣帶回家，反而把佛法請進家門，在家裡播

放錄音帶，與妻子一同學習。 

有一天，年輕人開著車經過台中工業區，停紅燈時，瞥見路旁大樓建築物上

印著斗大的「佛光山東海道場」字樣，已經薰習佛法一段時間的他，生起了親近

寺院的心。夜裡，寺院的燈火照破黑暗，也從此照亮了年輕人的生命。此後，他

偕同妻子一同成為佛光山的信徒，也加入星雲大師所創立的佛光會，一起當義

工、一起學佛，生活開始幸福起來。 

這個勵志的故事，我是聽來的，而年輕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我的父親。猶如童

話故事般的幸福快樂並不是結束，反而恰恰是全新人生的開始，而我正好從在這

個時期出生，參與了學佛的進行式。 

我的童年是快樂的，也是特別的。學佛後的父親還是早出晚歸，但不同的是

──每天都很快樂，多元的義工服務，成為生活裡的重心，而母親則承擔了照顧

子女的責任，全力支持。平常父親不太注意我的大小事，因為記者的身份早已讓

他千頭萬緒，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，父親每天都在採訪新聞，我最常看見父親名

字的地方，不是學校的親師聯絡簿，而是每天清晨送到家的報紙。鉛印的墨字深

刻印在我的童年裡，我曾經一度以為，父親的名字只能那樣寫──工整方正、彷

彿真實又有點虛幻。 

從小，父親對義工記者工作的投入，讓我佩服卻也納悶：為什麼要這麼辛

苦？然而年少輕狂所不知道的是，寫稿和攝影，都是理科出身的父親都是從零學



起的，為了法師的一句「常住需要」，父親放下原有的社會成就，在佛門裡重新

開始學習，全心做一個「能被利用的人」，也因此開展了人生的另一片天地。 

繼翻轉人生的記者工作之後，對常住的需要向來只有一句「沒問題！」的父

親，承擔了國際佛光會的分會會長，從客觀的記者轉換成躬身奉獻的實踐者，每

個月陪伴佛光會員在寺院做義工、辦活動，甚至首創「送暖到社區」，每一年的

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帶著佛陀的祝福和民生用品，把佛光帶進陽光照不到的角

落，讓每個生命都因為人間有愛，同等尊貴。 

會長卸任後，善說也樂說的父親，在法師的鼓勵下，通過培訓和訓練，成為

監獄佈教師和檀講師，也從此踏上講說弘法的路途，直至今日不輟不斷。到校園

與孩子們宣說三好四給、到監所與同學們談心、到社區與民眾分享學佛的幸福，

成為父親每個星期的必備行程。弘法的路途越走越寬廣，台灣本島和離島、中國

大陸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……都有父親的足跡，從弟子到老師，星雲大師

提倡的檀教講師制度，造就了父親無限寬廣的人生。 

常常有人問我，父母到底從事什麼行業，怎麼總是又忙碌又快樂？如果行佛

也算一個行業，我的父母親就是其中，微小但心甘情願奉獻的專業小螺絲釘，他

們祈願能用被翻轉的生命，讓更多人一起幸福。 

每每在台下看著父親高大的身影，從前深鎖的眉頭終於舒展，在父親從內而

外散發出的幸福感裡，我恍然明白，大師一生提倡的僧信平等，正是如此真實的

改變了父親的生命。 

父親的辦公桌旁牆上，掛著大師的一筆字「福慧人」，我時常在深夜裡，看

著為了隔天的講座用心準備、精進學習的父親，仰望墨跡，深感幸福──也許此

生，父親不能如給孤獨長者行大布施，但父親在每一個講台上盡心以講說弘法，

就是他傾盡一生奉獻的方式。 

 

佛子則強的母親 

「小時候，廟宇是家鄉里民的信仰中心，隨著年歲增長，我心中開始疑問：

人為何要生、為何會死？為什麼要結婚生子？不識字的母親被我問倒，就會說

『囡仔人有耳沒嘴』……直到有一年過年，母親帶著我們姊妹到一間寺院吃素

齋，之後我每年都期待著過年去那裡，目的是享受佛門寧靜安詳的氣氛。」 

這是母親口中的小時候，也是學佛前的人生──生死不安，困惑不能解。出

生在方圓十里都是田地的嘉義鄉村，母親的童年是貧困的，家中務農、兄弟姐妹

眾多，是五○年代最傳統的大家庭。母親自幼聰明，也很孝順，高職畢業就開始

半工半讀，甚至到美髮院從洗頭小妹開始「學師仔」，無比努力的奮鬥，乃至後

來獨立創業、開美髮院，只為了脫離因「貧窮」帶來的不安定感。 

美髮事業正在高峰期，母親在工作中認識了後來的丈夫，不久後嫁入夫家，

放棄事業、開始相夫教子的生活，也隨丈夫踏進了佛門。母親是極為稱職的家庭

主婦，不僅照顧夫婿和孩子的衣食起居，更協助發展事業，好讓丈夫投入義工服

務，無後顧之憂。 



後來我進入小學就讀，母親也跟著走進校園，不是捨不得，而是想要把母親

的愛擴大成天地，用故事照拂更多初生之犢。自發招募了十多位有志一同的家

長，成立惠中寺「三好媽媽」團隊，就此開始了風雨無阻的校園生活，母親每週

都到社區的三所小學，每天用一個早晨的時間，為孩子們說故事、陪孩子讀報，

與其說是「故事媽媽」，在母親的心裡，是培育幼苗勇敢茁壯的神聖任務，而這

趟路一走就是十年。 

然而生命最大的轉捩點，是母親等待──或可以說是推辭──了十八年的佛

光會會長職務。星雲大師一九九二年創立「國際佛光會」，帶著佛教跨出寺院，

走進社會、也走向國際，大師曾說，希望佛光山的信徒都能成為佛光會員，共同

推動人間佛教，佛光會的協會、分會開始在世界各地，努力開出信仰的花。隔

年，台中中度分會也由大師親自授旗，正式成立。歷經二十年的因緣流轉，二○

一二年母親捨去了家庭主婦的包袱，決定承擔會務，也開啟神奇的人生大翻轉。 

帶著無比光榮的佛光使命，母親開始走進鄉里，把深耕在心中的信仰，帶給

了街坊鄰居、菜市場的攤販、甚至是公司客戶。從前不敢做的──拿麥克風講

話、主持會議……和不想做的──學電腦、認識陌生人……全都踏出了第一步。 

看著母親日日抱著電話筒，不厭其煩的邀請鄰里鄉親、朋友同學參加活動、

加入佛光會；日日用一指神功對著電腦敲敲打打，拿著紙筆用功研讀大師的書，

比準備聯考更加慎重；原本拿起麥克風就抖個不停的雙手，也在一次次的「實

戰」之後，逐漸安然自在……佛光會的任務，對於母親的生命，猶如再造。 

常聞「為母則強」，為了子女，全天下的母親都會啟動生命最大的勇氣，而

我的母親為了信仰，年過不惑仍拿出勇敢，挑戰自己不敢做的、不願做的，這樣

對自己革命的勇敢和毅力，也許，是身為佛子，願意為教奉獻的堅強意志吧！ 

父母親都在佛門裡翻轉生命，然而路線大相逕庭。小時候常常聽到母親說，

顧家帶孩子是心甘情願的，因為他想要成就父親參加培訓、成為講師。無數次的

「禮讓」背後，其實帶著一點遺憾，我明白母親的舞台夢，但始終沒有多談，只

是暗自決定終有一天，要為母親圓夢。 

巧的是，二○一四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啟動「人間佛教宣講員」計畫，鼓

勵佛光人走進社區、走出家庭，把人間佛教對生活的改變與感動，用生命最真實

的語言，與大眾分享。得知消息，我無比興奮的與母親分享，希望弘法的路途，

母親也要走出自己的大道。 

無數次的鼓勵和討論後，母親終於依約報考，也順利地通過、授證，開始戴

著金光閃閃的徽章，踏上屬於他的弘法路，在各分會的月例會上、在大眾面前，

與大家分享她因佛光而翻轉的人生。 

對佛法的感謝，是母親如今每一次面對困難，鼓勵自己要勇往直前的動力。

我每一次聽母親宣講，看著她眼神裡閃著光芒，臉上滿是盈盈笑意，偶爾還會流

下幸福、感動的淚水，我一次次的明白，星雲大師給信徒的教育，是一種奇蹟的

教育，以無限因緣陪伴成長，讓每一個平凡的生命都願意相信自己，在原本枯燥

的人生漠土，開出了美麗的花。 



 成為佛教徒的過程，起初雖不是主觀意識的選擇，但我在父母親的生命故事

中，看見佛法的珍貴─是苦海的舟船，解救無依的人們上岸；是沙漠中的綠洲，

給予人們出離的希望。而我也在佛教的環境中，幸福的長大成人，而今─我不僅

是一個佛教徒，更盼望著有朝一日，也能將這清涼甘露，分享予更多如我父母當

年的世間辛苦人。 


